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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的淨瓶
韓天才

從島頂望下去的時候，你會懷疑自
己並不在地球上，你的視線所及，也就是
五十米下的湖水和一百米外的山色，不同
形狀的綠樹、藍水、黃沙和白雲，以及由
它們組合成的各種匪夷所思的景象，會讓
你大腦裡儲存的所有描繪——不，甚至僅
僅只是理解——優美的詞匯，瞬間短缺。

這是一處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獨
特得獨一無二的、既是自然的又是人造的
風景。

這種風景超越了人類想象所能及的
范圍，人們無法用所有過去的經驗來描
繪，甚至僅僅只是理解它，因而它的名字
毫無中國傳統地名取法中所慣常的文學
性，而平淡得近於客觀的直述。

但它卻總能一下子攫住游人的心，
它的名字也在極短的時間傳遍世界，以至
於人們都忘記了它所在的城市惠安。

這就是千島湖。
千島湖的美是真實存在的，但它美

得令人懷疑它的真實。我第一次看到它的
時候，就發生了這種錯覺。那是一個優美
的晴天，原野一碧千裡，卻在靠近千島湖
的時候，出現了一片藍、黑與綠交錯的空
白，美得令人無法呼吸的空白。在那一
刻，我終於領悟了佛家說的「空是色」的
禪機。

導游告訴我說，那就是千島湖。
到我坐著游艇進入它的腹地時候，

我產生了一種震撼得無法相信自己眼睛的
感覺。湖水是通透的，通透得如玻璃一樣
近於虛無，水中長著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
島嶼，島太多，形狀更各異，中國古代以
擅長寫意著稱的山水畫家所能想象，和墨
水在生宣上點染所能暈化出的所有形狀，
這裡全部具備。

甚至連墨汁在紙上化開時浮出來的
飛白和水痕，也歷歷可見。

在那個瞬間，我不相信自己看到了
什麼，我寧願相信這只是一個夢，或者一
個幻像。它的顏色是單純的，單純的藍
色，單純的白色，單純的綠色，單純的黃
色，沒有復雜得頭暈的過渡色，沒有迷茫
得混沌的組合色，就那樣單純地直接粘在
一起，組合成了一些透明的色與形的條、
塊和圓，以及其他說不出來的，也許只有
幾何學家才能定義的圖形，讓人無法理解
這就是自然生長出來的東西，而以為它是
某種神異的創造，一如佛殿或宮室裡通透
玲瓏的淨瓶。

這就是千島湖。

尋秋蹤跡
王苑茵

久居嶺南，人們會不自覺發現此地的秋
天藏得幽微。明明深秋已至，路旁的林木依
舊濃綠，氣溫起落平緩，風裡還留著絲絲暖
意，難以辨明秋的蹤跡。

年少的我，對秋天的全部想象，都來自
書裡。書裡寫「蕭蕭梧葉送寒聲」，秋風一
來，木葉飄零，帶著清寒。上大學之前，只
有寒暑假會跟著父母短途出游，行而不遠，
很少遇見過詩中層林染赤的景致。後來外
出求學，四處漫游，才慢慢撞見各樣的秋：
秋有漫山楓林，有蘆荻如雪，有大紅柿子高
掛枝頭。我才醒悟，秋天原不是只有一副模
樣。

恰逢佛山試點秋假，放假前，我便和孩
子們提了一樁小事，有空就去尋一尋身邊的
秋。假期裡，他們各自去往不同的地方，或
許能夠物色到秋的痕跡。收假返校後，孩子
們一個個興致勃勃，我便順勢開了一節秋日
分享課。不需要寫長篇的感想，只是請孩子
們把假期尋到的風物、遇見的秋景，和大家
分享。我也借著這堂課，同他們一道尋秋。

不多時，一只只小手陸續舉了起來。最
先走上前的男孩，他在假期隨父母去了北京
景山公園。他仰起小臉說：「我們沿著台階
一步步爬到山頂，楓樹圍著萬春亭長。亭子
蓋著金燦燦的瓦，站在那裡，能看見一大片
北京城。風一吹，好多紅葉飄下來，踩上去
軟軟的，沙沙作響。」在他看來，北京的秋
天很冷，但和冰糖葫蘆一樣看著喜慶，令人
心裡美滋滋的。

看過這一片熱烈的紅，這時，一個女孩
捧來幾片淺褐的梧桐葉。這是她在南京的街
上撿的。她輕聲說到，南京的路邊種了好多
梧桐樹，整條路都鋪滿了飄落的梧桐葉。這
裡的葉子不是紅紅的，是淡淡的黃褐色，而
且長得真的很像手掌呢！她特地把梧桐葉放
在手裡比照著給大家看，孩子們都好奇地湊
上前來。

有人奔赴遠方尋景，也有人回到湖南
的鄉下，在田壟間接住秋天。雖然這個孩子

沒有帶來好看的葉子，但他懷裡捧著一束曬
干的稻穗，還用心地在畫本上畫了麥田的景
色。他高興地說，鄉下的稻子全都收進倉裡
了，田地裡干干淨淨的。傍晚的風很涼，坐
在院子裡很舒服。爺爺奶奶跟我說，谷子收
好了，田裡豐收了，就是秋天。

南北秋色各有風姿，更多的孩子，只在
廣東家門口尋覓秋意。有個女孩，她遞來的
葉片大半依舊青綠，只葉尖暈開一縷淺黃，
這是她和爸爸在樹叢間細細搜尋才找到的。
她笑眯眯地說，他們找了好久才發現這一點
點黃。

我附和道：「你找得真仔細，廣東的秋
天不愛大聲告訴別人它來了，我們要睜大眼
睛用心觀察，才能找到秋天。」

孩子們的分享還在繼續，楓葉、梧桐
葉、稻穗和各式各樣的葉子，連同一張張稚
嫩的手繪，一並在講台上排開。千山萬水裡
全然不同的秋，就這樣，相逢在這間小小的
教室裡。課本交付給我們一種關於秋天的范
本，讀得久了，人容易默認秋天就該是蕭瑟
清寒的樣子。可眼前攤開的風物，輕輕告訴
我們並非如此。

一節課的時光很短，卻讓孩子和我都
收獲滿滿。秋從沒有標准答案，也從不會缺
席，它只是順著一方水土，溫柔地變換著模
樣。只要用心探尋，人間處處，皆有秋跡。

陶公田園 樂在本心
王熙炯

「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短短一句，道盡了陶淵明的風
骨，也開啟了一段流傳千古的田園夢。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即公
元405年，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為官不過八十余日，便不願向
鄉裡小人卑躬屈膝，毅然掛印辭官。脫離樊籠，車馬遠去，他奔
赴山野田園，與草木相伴，將余生交付這片土地。

陶公之樂，最先扎根於躬耕。農耕本是辛苦勞作，在他的
筆下，卻生出從容安然的意趣。「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天剛破曉，他踏著朝露下地除草；待到月色漫過山脊，才扛著鋤
頭，踏著田園小徑歸來。泥土沾足，晨露浸濕衣裳，晚風拂過禾
苗，清輝遍灑田間。縱然田地裡草盛苗稀，收成微博，他心中並
無怨悔。

田園裡的一飯一蔬，皆是親手耕耘所得。「歡然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自釀的春酒，新摘的菜蔬，粗簡飯食，吃得心安
理得。這份順隨四時、不問豐歉的心境，讓勞作褪去謀生的沉
重，化作獨屬於他的精神修行。所謂田園的召喚，歸根結底，是
心靈對歸宿的渴求。

陶公之樂，沉醉於山水清景。他天性就親近自然，不願勉
強自己周旋於繁文縟節。掙脫塵網，山川曠野盡數鋪展眼前。春
風拂過山岡，山花次第綻放，青山作帳，碧草為毯，鳥獸自在游
走，萬物各得其所。沒有亭台樓閣刻意雕琢，山野村落相融共
生，盡是天地造化的溫柔。

晴日觀雲卷雲舒，黃昏望暮色籠罩南山，薄霧淡淡浮動，
倦鳥結伴歸林。置身其間，人與山河草木、鄉間煙火融為一體。
這份質朴清幽，便是世間最本真的美好。

陶公的樂趣，蘊藏在書卷之中。「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
書。」在耕耘勞作之余，便是自在讀書的時光。他展卷閱讀《周
王傳》，翻閱《山海圖》，博覽群書，讀書不追求字字考據、尋
章摘句，只是隨心泛覽。心境沒有束縛，不求徹底理解，每當與
書中的情志相遇，便欣然忘食。

「欣然忘食」原是讀書的至高境界。在文字中神游千年，
俯仰天地，萬般煩憂盡數消散。興之所至，提筆賦詩，將田園裡
的清歡，一字一句留給後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這首小
詩，蘊含著三層人生境界：豆，象征著躬耕自給、貼近人間煙火
的生活；露，代表著不染塵俗的人格操守；月，則象征著超脫喧
囂的精神高地。

順著這份心境，便讀懂了「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看透世間浮華，守住內心寧靜，居所自然會顯得僻靜。陶淵明掙
脫了功名利祿的束縛，不再為得失榮辱所困，轉而追求精神上的
自在與豐盈。躬耕的踏實、山水的清美、讀書的悠然，共同構築
起他豐盈的內心世界。

千百年光陰流轉，陶公的田園從未遠去。那一方柴桑山
野，不僅屬於東晉，更為後世每一個向往本心的人，築起了一座
永不消散的精神家園。

流芳百世

c

訃告
莊王烏蓮

(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王榮華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停柩設靈於
拉古坂市橋藝殯儀館
出殯於十一月八日上午十一時

譚安強
(廣東台山)

逝世於十一月六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 anthurium)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時

王良培家屬捐
岷里拉百貨商福利金

　　岷里拉百貨商同業公會訊：本公會名譽
顧問王良培先生，（亦即本公會調查主任
王子俊同仁令尊），不幸於二○二六八月
二十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
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顧問良培先生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
業，關心本公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
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伍萬元獻捐
本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子俊昆玉捐
普濟社福利金

菲華普濟結義社訊：本社保管主任王子
俊昆玉令尊王良培榮譽理事長，不幸於二零
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壽終紅衣主教醫院，享
壽積閏壹佰高齡。老成凋謝，較悼同深。出
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子俊昆玉素著親至孝，閭里同欽，

秉承庭訓，樂善好施，孝思純篤，守制不忘
社會公益事業，特獻捐本社菲幣伍萬元、充
作福利用途，仁風善行，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以申謝忱。

譚安強逝世
和記訊:僑商譚安強老先生，原籍廣東

台山，亦即譚綺雯、雯典、文惠賢昆玉令先
尊，不幸於二0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時, 
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星沉南邦,軫
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7–– anthurium) 靈堂. 
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出殯,火
化於聖國聖樂堂.

譚安強逝世
菲律賓中山中學校友會訊會譚理事安強

學長，不幸於二0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六
時, 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星沉南邦,
軫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7– anthurium) 靈堂. 
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五時出殯,火
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鄧鴻森：千年敦煌如何啟迪數智時代的創造力？
中新社甘肅敦煌11月7日電　近日，由中

國國家版權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
主辦的2026國際版權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行。
論壇以「數智時代的版權與創意產業——保
護文化遺產，賦能創新創造」為主題，圍繞
人工智能帶來的版權機遇與挑戰、文化遺產
保護與活化利用、創意經濟發展等議題展開
對話。

敦煌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匯之
地，見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鑑，孕育出璀
璨的藝術創造。如今，數智技術迅速發展，
正深刻改變文化傳承、創新與傳播的方式。

千年敦煌為數智時代的創造力帶來哪些
啟示？知識產權又將如何促進文明交流？世
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鄧鴻森（Daren Tang）
在敦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就
文化傳承、技術創新與人類創造力保護等話
題作出闡釋。

中新社記者：千百年來，不同文化在敦
煌相遇、交融，孕育出獨特的藝術創造。進
入數智時代，敦煌所承載的文明交流與創造
智慧，對今天的版權保護與創意產業發展有
何啟示？

鄧鴻森：敦煌一直是不同文明交匯融合
之地。來自中國、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人
們在此貿易往來，帶來的不僅是商品，還有
各自的故事、知識、信仰，以及看待世界的
不同方式。

貿易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但這種
聯系的意義遠遠超越商業本身。正是在不同
人群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互動中，新的思想
不斷產生，不同視角彼此融合，並最終孕育

出獨特的文化。
這對於今天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文化要

保持生命力，就需要交流和互動。版權制度
可以幫助不同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和身份認
同的同時，更有信心與其他文化展開交流。

尤其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時代，創
作者更需要這樣的信心：自己的作品能夠得
到保護，並通過版權保護和授權獲得合理回
報，進而持續創作。保護創作者，也是在守
護文化生生不息的創造力。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敦煌研究院藉
助數智技術，讓古老文化跨越時空、走向世
界。當傳統文化進入數字空間，成為人工智
能學習的素材，如何兼顧文化傳播、創新利
用與權益保護？

鄧鴻森：「數字敦煌」是技術賦能文
化遺產保護與傳播的絕佳範例。並非所有人
都能親臨敦煌，欣賞洞窟藝術和精美壁畫，
但數智技術讓世界各地更多人有機會瞭解敦
煌。這正是科技服務文化遺產的價值所在。

在中國，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傳統文化
通過新的媒介形式走向國際受眾。例如《黑
神話：悟空》這樣的遊戲，通過電子遊戲這
種現代媒介，將中國文學、歷史、文化以及
相關歷史遺跡介紹給世界各地受眾。

數字技術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成為一
座橋樑，以新的方式連接不同人群，讓中國
文化和中國故事抵達更多全球受眾。關鍵在
於，技術應當賦能文化、文化遺產以及人類
創作者，並始終讓人處於知識產權體系的核
心位置。

中新社記者：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改變

內容生產方式，中國的網絡文學、遊戲、影
視、動漫等也不斷拓展國際市場。您如何看
待人工智能給版權體系帶來的挑戰，以及中
國在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鄧鴻森：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們創作、
傳播和消費內容的方式。它不僅是一項技
術，更可能像印刷術、電力一樣，深刻改變
人類的生產與生活。

隨之而來的版權問題十分現實。例如，
人工智能企業使用作家、藝術家等創作者的
作品訓練模型，是否應當支付報酬？人工智
能生成音樂、藝術作品等內容後，相關權利
和經濟收益應歸誰所有？這些問題都很複
雜。我們需要在支持技術創新與保護創作者
權益之間找到適當平衡。

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祗把人工智能
視為挑戰，也應該看到它賦能和支持新一代
創作者的機會。有一個基本原則應該十分清
晰：人類創作者必須始終處於版權和知識產
權體系的核心。技術不應該取代人，也不應
該把人推向邊緣，而應該賦能、輔助和支持
人類創造力。

我們還要避免人工智能最終導致文化
趨於單一。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之後，不同文
明和文化仍然應當保持多樣性，並繼續繁榮
發展。如果人工智能能夠從世界不同地區、
不同文化的素材中學習，那麼它在參與新的

藝術表達時，也能夠汲取更加多樣的文化資
源，而不是隻依賴某一種文化來源。

中國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即
創意經濟、文化遺產與數字經濟如何相互結
合。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一些數字平台正
在通過電影、音樂、故事等新的內容形式，
將中國文化介紹給世界其他地區。

實際上，這也是一個全球性趨勢。例
如，波蘭的遊戲《巫師》系列從本國歷史文
化和故事資源中汲取靈感；沙特阿拉伯的一
些動畫和遊戲企業也在通過數字內容向世界
介紹本國文化。

我們正在看到創意經濟、文化遺產與數
字技術出現新的融合。這種融合不僅為受眾
帶來新的文化體驗，也在創造新的就業、收
入來源和經濟機會。我相信，這將成為全球
創意經濟下一階段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古絲綢之路跨越山海，促
進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鑑。今天，數字網絡讓
文化創意得以瞬間傳播全球。

如果說數字網絡搭建了一條「數字絲
綢之路」，未來知識產權制度最需要守護什
麼？

鄧鴻森：創造與表達是人性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從遠古洞穴藝術，到石器，再到
用骨頭製成的樂器，人類數萬年來一直在創
造，甚至可能更早以前就是如此。


